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和重要遗迹遗物的出现，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逐步完善研究团队
建设、明确研究方向、规范研究方法、完善发掘方案。目前的研究
工作主要围绕红烧土遗迹及早期人类遗存两大块开展，研究方
向包括考古学研究、实验考古、地质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
年代学研究等方面。在发掘过程中及时对各类研究所需样品进
行系统取样分析，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收集、记录遗址的各类信
息，努力做到课题研究与考古发掘同步开展。目前，在地学考古
研究、出土遗物的相关研究、遗址的埋藏学研究、树桩模拟实验
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此外，研究团队围绕区域地貌演变
与气候变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遗址内堆积形成过程、遗物埋
藏环境等问题，系统采集了碳十四、光释光、软体动物、植物微体
遗存、粒度分析、土壤微形态等各类样品，将从年代、气候、沉积、
植被等多个角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鲁北山前地带旧
新石器过渡阶段的人地互动机制。

地学考古研究

地学考古方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从遗址内地层
序列及周边现代地貌形态入手展开分析，获得了关于遗址周边
晚更新世以来地貌演化过程的初步认识。

以前述地貌背景为基础，赵家徐姚遗址剖面揭露了冲积扇
上目前最为完整的地层序列。整个序列可自下而上分为三个阶
段：冲洪积平原发育锈斑的黄土状沉积物、粉砂-黏土互层的扇
缘洪泛韵律沉积以及顶部发育的古土壤，表明此处起初经历了
冲积扇持续加积发育的过程；并在淄河下切后，开始向稳定的冲
积扇台地转变。

遗址周边地貌结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以赵家
徐姚剖面为标志，类似的地层序列在遗址西边临淄市区的多个
考古工地的剖面上均有发现，市区内的分布最北见于南马坊村；
沿淄河向北的调查表明，这套地层在后李遗址最后一次出现。后
李遗址往北约 2千米的崖付庄剖面中，地层序列就以次生锈斑
黄土为主，未见明显的韵律层和古土壤发育。结合地质资料中全
新世湖沼的分布范围，初步认为淄河山前冲积扇分布范围的北
界大体位于临淄城区以北的南马坊-后李遗址一线；此线向北则
为全新世以次生锈斑黄土和湖沼层为代表的冲洪积平原。

赵家徐姚剖面的测年结果显示，洪泛韵律层发育的起始年
代大约在距今1.5万年。后李遗址第三、四次发掘中，后李文化层
的土质土色自上而下依次为暗红色亚黏土、黄褐色亚黏土和较
疏松的砂质黄土，指示着地表逐渐稳定背景下的土壤发育过程。
故推测淄河应在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开始转入下切，冲
积扇发育结束的年代也应当在全新世早期。因此，赵家徐姚遗址
与后李遗址所处的地貌部位应同属于淄河山前冲积扇的前缘。
这种相同的地貌背景为赵家徐姚与后李的先民提供了相似的生
态环境；但考虑到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气候背景与河流
地貌发育阶段的差异，两个时期人类所面对生态环境的异同和
人地互动关系仍然有待更多的工作予以揭示。

值得注意的是，赵家徐姚遗址所见冲积扇发育的年代范围恰
好与北半球末次冰盛期以来博林暖期的出现时间相对应；鲁北山
麓地带的河流亦普遍发育深切于晚更新世冲积扇扇体的河谷。本
区地貌演化过程背后的气候动因在未来工作中同样值得关注。

出土遗物相关研究

在系统提取遗物之后，研究人员对早期陶器进行了系统清理、
影像记录、显微观察、切片观察、MicroCT扫描，对其形态特征、微观
形态、制作痕迹与制作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遗址制陶工艺已经相
对成熟，整体厚度相对均匀，器型规整。陶片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
艺，胎土夹植物茎秆，两侧抹泥，外壁磨光。个别陶片见有穿孔痕迹，
穿孔内壁较平整，体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通过对陶片的整体观察
与研究，发现部分陶片可进行拼对，存在可复原的陶器。口沿形态的
差异可能也代表了不同功能和用途，这种推测需要更多证据的支
撑，对其原料来源及烧制温度的分析正在展开。

遗址内动物骨骼标本共计500余件，通过形态鉴定，其中可
以鉴定到种属或骨骼部位的标本数量为332件（其中环颈雉179
件，鹿科动物 61件）。部分骨骼表面附着较厚的泥质胶结物，致
使无法精确鉴定到种。遗址的动物种属包括环颈雉、梅花鹿、狍
子、鼢鼠、貉等。其中以鸟类和鹿类动物为主，鸟类主要为环颈
雉，鹿类动物有大型鹿、中型鹿（梅花鹿）和小型鹿三种。其中的
大型鹿个体，为未成年。此外，遗址内未发现任何鹿科动物的下
颌和游离齿，这说明鹿科动物可能是被屠宰后运输至本遗址。其

中发现最多的鸟类肢骨大部分保留骨干部位，关节保存较差，也
发现了鸟类的胸骨等躯干部位。少量哺乳动物和鸟类骨骼表面
存在切割痕，和自然原因产生的刮擦痕、穿刺痕以及化学腐蚀痕
迹。这说明古人类的肉食消费以鸟类和鹿类为主，环颈雉更是在
生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遗址埋藏学研究

遗址内的遗物分布有一定规律，骨骼与陶片连片分布、与火
塘伴生，且遗物的平面分布相对离散。通过对遗物的埋藏环境及
分布空间分析，判断堆积形态为原生堆积。

遗址内出土遗物的磨圆度较低，没有或较少经过水流的搬
运等各类活动的扰动；遗物分布有一定的规律，用火遗迹周围遗
物分布相对密集。这充分说明了遗址的埋藏条件较好。

遗址内的文化层堆积较薄，遗址内三处火塘的厚度均较薄，
厚度仅为1~3厘米，说明用火遗迹的利用强度、频率、程度不够。
且遗址内没有其他生活遗迹分布，生产、生活工具也较少。这说
明遗址性质为临时性活动营地。

此外，遗址内陶器、骨骼破碎严重，其他生产生活类（工具
类）遗物较少，指示遗址的废弃程度较高，属于彻底的废弃。这种
彻底的废弃代表的可能是流动性较强的生活方式，可能与不稳
定的地貌背景及当时环境相关。遗址内出土动物骨骼年龄整体
较小，陶器经过修补，也说明人们对生活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
可能面临较大的生业压力。

树桩燃烧模拟实验研究

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烧土堆积，初步分析认为这类烧土堆积
与树干、树桩的燃烧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明确这类遗迹的形
成过程，研究人员组织设计了相关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对现代
地表燃烧后的树桩的解剖发掘及树桩的燃烧实验。通过现代燃烧
树桩的解剖发掘、树桩的模拟燃烧实验，提供了可靠的对比材料，
对遗址内其他地层中烧过的树桩与树坑堆积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树桩燃烧受多种变量因素影响，诸如燃烧强度、燃烧温度、
树桩的保存状况、树木种类、风力等。树桩一次性燃烧会形成红
烧土，红烧土的状态也受多种变量的影响，包括燃烧温度、受火
时间、受火距离、土质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初步认为，人为干预
下树桩燃烧与自然燃烧状态下红烧土的厚度、固结度、烧灰量、
烧灰分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树桩燃烧后产生的堆积形态与
赵家徐姚遗址内发现的树桩烧坑及外围堆积有一定的相似性。
树坑本体及树根会被烧成灰烬，更深处的树根由于干腐化程度、
土壤湿度较大、氧气缺少等原因会无法燃烧残留原位。树坑口部
及边壁形成厚约 2~5厘米的红烧土。树坑底部及边缘会形成灰
烬堆积。树坑口部的灰烬堆积受燃烧方向、地表堆积状况、风力
因素、人为因素等影响形态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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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以南，
庄岳路以东。遗址北距齐国故城约 5千米，东距后李遗址约 4.2
千米，南距淄河约 1.2千米。遗址是在汉代墓地发掘过程中发现
的，在清理墓葬过程中，以墓壁剖面的数层红烧土为线索，通过
大面积的解剖、发掘及同步的整理研究，发掘团队在⑧~13层发
现了大面积树木燃烧类遗迹，在⑩层发现旧新石器文化过渡阶
段的人类遗存，出土早期人类遗物1000余件。

赵家徐姚遗址所在的临淄区属于从鲁中泰沂山地向鲁北冲
积平原过渡地带的冲积扇前缘。遗址的地层序列，自上而下依次
为近现代耕土层（第①层）、汉代至宋元文化层（第②层）、全新世
古土壤层（第③层）、以粉砂和黏土互层为特征的冲积扇前缘洪
泛韵律沉积物（第④~16层）、带有锈斑的黄土状沉积物（17层及
以下）。初步的测年结果显示，⑨~17层距今1.1~1.5万年左右，其
中第⑩层距今 1.32万年左右。遗址年代框架明确，所处节点关
键，正处于晚更新世晚期末次冰期气候频繁波动时期。

第⑩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正是此次发掘最主要的
收获。遗址核心区域面积约 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遗址两侧
有水流活动冲刷形成的浅沟。总计出土遗物 1000 余件，火塘 3
处。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
壳制品。其中陶片标本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陶片均为
夹炭红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片、圜底，初步判断为圜底盆形
器。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口沿、圆唇口沿、花边口沿。近底陶
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见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经过烧
制，但火候一般。陶塑形状各异，塑形较为随意，但有一定的形

态。骨骼标本500余件，以鸟类为主、哺乳动物次之，部分动物骨
骼见有磨损痕迹。蚌壳制品 25件，其中穿孔蚌器 1件，部分蚌壳
上见有切割、磨损痕迹。石制品 50余件，石料以石灰岩为主，少
量石英，不见细石器工艺，多以权宜性工具为主，个别工具上见
有砸击等使用痕迹。

除第⑩层发现的早期人类遗存外，还在其他层位发现成片
分布的烧土堆积，主要包括多处燃烧的树桩坑及树干堆积。其中
共发掘树桩烧坑14处，树干烧痕6处。以K21东侧树桩H20与树
干H18为例。树桩H20位于树干H18西南侧，直径约0.8米，深度
约为1.4米，斜壁圜底，树坑底部见有钙化树根，坑内填土黄褐色
粉沙质淤积土。树干H18南北（树干长度）长约7.8米，东西宽（树
干直径）约 0.52~0.72米。H18呈夹角较大的“>”型，树干中段及
南段呈西南-东北向，北段呈东南-西北向。树干整体经过充分
燃烧，坑内填土黄褐色粉沙质淤积土，坑壁及坑底形成红色烧结
面，附着大量钙化物，局部掺杂有白色、灰色粉末状物质。树桩
H20与树干H18为成组遗迹，树桩H20向北倾倒形成H18。

在发掘区东侧K35发现一处面积约 150平方米，厚约 5~45
厘米的烧土集中分布区域。此处烧土堆积分布密集，整体呈坡状
堆积、南高北低，中间厚两端薄，局部凹凸不平的状况。整体保存
状况较好，西南部整体保存较为完整，西北侧被早期河道打破，
东北部被汉墓打破。烧土堆积较厚的区域可以分为三层，上层为
红黄色烧土、掺杂灰白色灰烬，中层为黄色烧土，下层为黑灰色
灰烬层。烧土中含有大量料姜石，在中层黄色烧土与下层黑灰色
灰烬层交界处更为密集。

赵家徐姚遗址是山东乃至全国旧石器时代
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大考古发现，具有重要
的学术意义。

一、本次发掘揭露了鲁北山前冲积扇最为
完整的地层序列，通过对地层剖面的系统研
究，初步建立了鲁北地区地层编年体系，为古
环境复原提供重要依据。通过对遗址内地层剖
面的系统研究及初步测年，基本明确遗址内上
层①~③层对应全新世的地层堆积，第 17层的
风成黄土堆积顶部古土壤层与博林（BA）暖期
相对应。④~ 16层的砂黏互层（韵律层）的年代
范围应为 1~1.5 万年，与末次冰期气候波动的
冷暖周期相互关联。

二、遗址年代关键，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
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该遗址⑩层出土的动物
骨骼及陶片的 C14 测年数据均为 1.32 万年，年
代明确，十分关键。遗址年代上承凤凰岭，下接
扁扁洞，为认识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
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
证据，为深入理解和研究万年文化发展史提供
了重要材料。

三、遗址出土早期陶器对于研究中国北方
乃至东北亚地区陶器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遗
址共出土遗物 1000 余件，其中陶片标本 200 余
件。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遗址
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
多的遗址之一，对早期陶器起源研究有重要价
值，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

制陶工艺成熟，与同期遗址出土的夹砂陶
形成鲜明对比。先进的制陶工艺反映出当时人
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远比此前认知的程度更
高，该地区可能存在更为原始的陶器起源阶段，
需要更多田野工作和细致研究支撑。

四、遗址保存相对完整，遗址性质明确，对
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该阶段的人类生
业模式有重要的意义。遗址内出土的大量的陶
器体现出东亚新旧石器过渡特点——陶器的普
遍应用降低了人口的流动性，与细石器代表的
较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的生活模式存在差别。
遗址所体现出的带有大型陶器进行人口流动的
生活策略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与文化方式。
同时，相对成熟的陶器制作技术可能与农业生
产以及人类生业模式关系紧密。同时，遗址内出
土动物骨骼年龄整体较小，陶器经过修补，也说
明人们对生活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可能面临
较大的生业压力。总体来说，遗址背后所反应的
社会形态结构相对复杂，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
对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中人类生
业模式变化的认知。

五、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民族学研究表明，狩猎者、
采集者和农耕者将火用作工具对周围环境进行
改造实现景观管理目标的行为较为普遍。其目
标一般包括但不限于：直接获取猎物；减少获取
猎物时的阻碍和危险；减少特定植物的资源竞
争以获取特定植物资源；更新超过盛果期的植
物；烧荒以用于刀耕火种等。

由于遗址内火的出现频率很高，而且与黏
土层的关联度极高，指示这些火与人类活动关
联的可能性较高，或许与当时人获取特定资源、
景观管理有一定关联，若能确证，该发现就会为
理解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人类
活动、新技术运用、生态位构建及景观变迁之间
的复杂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

六、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是从基建考古走
向主动性考古发掘的，在发掘与研究过程中，多
学科全程介入田野工作的实践。对于今后的田野
发掘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
发掘过程中形成了地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
古等多学科考古交叉的研究体系。切实做到了多
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联合考古研究，
拓宽了考古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赵家徐姚遗址是在配合基建时对于战汉墓
葬群的抢救性发掘中出现的，发掘团队从红烧
土遗迹初现时便保持高度的学术敏感，发掘中
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并同时开展多学科考古
研究，进行精细化发掘。是基建工程中的学术突
破，是钢筋混凝土中的文化高地。同时，赵家徐
姚遗址是在生土下的文化堆积，再次以实践论
证了“生土不生”，验证了文化“间歇层”等考古
学理论。

发掘在发掘过程中不断完善团队建设，联
合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地学考古等研究团队，
从各个方面探讨赵家徐姚遗址的文化面貌。特
别是地质学考古研究为了解当时的地貌演化与
气候变化提供重要依据，这对于理解遗址的形
成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追寻更多人类
活动提供线索，为下一步的工作与研究指明了
方向。这种多学科全程介入田野工作的实践，对
今后的田野发掘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

出土穿孔陶片

出土原始陶塑

重要意义

赵家徐姚遗址地层序列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可复原陶器标本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位置图

出土陶片微痕分析

发掘区其他层位发掘燃烧树桩坑及树干堆积

发掘区其他区域红烧土堆积

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古人如何生活？山东考古有答案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考古发掘收获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出土动物骨骼

遗址概况

相关研究

赵家徐姚遗物核心分布区

实验考古—木桩燃烧实验前（左）、后（右）

现代地表层树坑燃烧后堆积 赵家徐姚遗址发掘树桩坑


